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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以前高邮是东海边，那时就有个
龙虬庄，生活着先民的部落。狩猎、捕鱼，艰
难地生活着，最耀眼的是水稻的种植。应该
说，龙虬庄是江淮早期文明，但其时还没有

“高邮”的名称。那时候，江淮平原总体上还
是一个混沌未开的荒蛮之地。龙虬庄文明
无疑是一盏明亮之灯，让我们看到了史前文
明的缩影。

据史书记载，西周时，高邮境内无商贾，
先民以田为生。春秋时，吴王夫差开筑邗
沟，沿境内诸湖入淮。战国时，越灭吴，高邮
属越。后楚灭越，此境属楚。直至秦王政二
十四年(公元前223)灭楚，境内筑高台，置邮
亭，故名高邮。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
220)，高邮境内筑成驿道。

到了西汉，吴王刘濞开东邗沟以利盐
运，高邮运盐河(现名北澄子河)始有雏形。
那时高邮人烟稀少，遍地荒芜。直到汉武帝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始设高邮县，属广陵
国。这是历史上重要的一笔，高邮县的诞
生，表明高邮以郡县为起点，开始谱写灿烂
辉煌的一页。高邮的开化是比较早的，在汉
武帝时即设置学官了。可见，当时并非荒蛮
之地。从东汉、三国到西晋，高邮主要是受
战乱和大水影响，人口凋敝，发展缓慢，也曾
称“平阿县”。据清代康熙《高邮州志》记载，

“汉初名高邮，后改为平阿县。”东汉、三国晋
高邮仍被称为平阿县。东汉汉献帝建安年
间废县。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高邮重
新置县，一直沿袭到东晋。

据史书记载，东晋明帝太宁年间(323～
325)，高邮三阿(今属金湖)侨置幽州。据明
隆庆《高邮州志》载：“北阿，平阿，下阿又称
三阿。”即今高邮的西部，其治所在北阿(今
金湖县东南)。什么是“侨置幽州”？这涉及
到一个侨置制度。我国古代政权在战争状
态下，政府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行异地

安置，为其重建州郡县，仍用其旧名，这类郡
县被称为侨置郡县。这个制度东汉时出现，
主要在南方。东晋和唐朝曾实行。

侨置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国土沦丧，大量
侨流民众的出现，必须有新的管理对策。统
治当局一方面要想维护华夏正统的脸面，表
达收复失地的决心，同时又要重视地域和郡
望门第的因素，因而创设此种户籍管理制度。

“侨置幽州”即是在三阿县设置流亡的
幽州。熟悉中国古代历史的人都对幽州并
不陌生。幽州是古代行政区域，以幽州突骑
闻名古史。治所的核心区域在今北京市城
区西南广安门附近。幽州也是古九州之
一。《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北曰幽州。”西
汉十三刺史部之一，十六国时相继为后赵、
前燕、前秦、后燕所有。自西晋永嘉(307～
313)以来，北方士民由于战乱，相继南渡，大
多聚族而居，主要集中于荆、扬、梁诸州。东
晋南朝统治者对南渡士民，一面拉拢其中士
族参加政权，一面在长江南北设置侨州郡县
安置侨人，保持其原来籍贯，另立户籍，给以
优复特权。西晋末，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导
致北方汉族人民大量南迁，其中幽冀青并兖
五州以及徐州之淮北流人多越过淮河、长
江，而停留于扬州境内，东晋政府遂在其聚
居之地设立临时行政机构以登记、管理他
们。侨置幽州，就是在三阿县建立临时的幽
州管理侨居的幽州人，并且选择其中的大族
名士担任刺史、太守和县令。据史书记载，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前秦国王符坚
带领句难、彭超围攻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
谢玄从扬州派援助田洛，句难、彭超战败。
此时的幽州侨置在三阿县的地盘上。

侨置政策规定，取得户籍的侨人，免除
赋税，这对鼓励登录户籍和招徕北方人口起
到一定作用。后期却引发了户籍混乱，出现
了影响财政收入等问题。后来，东晋及南朝

废除了侨置制度，采取土断的办法，即将侨
人户口编入当地郡县，和当地人实行等同管
理。

说到底，侨置是一种临时性的管理措
施，是对失去家园的流民的一种安慰和安
抚。《晋书·地理志上》：“元帝渡江，亦侨置司
州於徐，非本所也。”《宋书·州郡志一》：“自
夷狄乱华，司、冀、凉、青、并、兖、豫、幽、平诸
州一时沦陷，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
也。”东晋时，高邮三阿侨置幽州，就是一种
常见的举措，并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

高邮史书对当时的“三阿”是否是一个
独立的县，一直是有所争议的。西晋武帝太
康元年(280年)，高邮置县，属临淮郡。东晋
明帝时，在高邮西北三阿侨置幽州。按《(乾
隆)高邮州志》记载：“晋置高邮县，属临淮
郡，隶徐州。郡本汉置，章帝以合下邳，晋武
帝太康元年复立。按旧志载，封淮南人赵诱
为平阿县侯。查晋时平阿县属淮南郡，地有
塗山，似非邮地。旧志又云，东晋为三阿
县。查明帝时尝侨立幽州于三阿，亦非县名
也。”尽管名称有异议，但三阿属于当时的高
邮是很明确的。

其实，从东晋起，经南北朝直到隋初，这
一时期，高邮区域的名称比较复杂，甚至“高
邮”这个名称被弃用丢失了数百年。文帝元
嘉十八年(441年)，高邮县嘉禾生，皇帝下令
改为神农郡。东晋明帝泰豫元年(472)，高邮
县临泽镇及其周围一带划设临泽县。梁
(502～557)，高邮县的一部分新设竹塘、三归
两县。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竹塘、三归、临
泽三县并入高邮县。隋唐宋以后，均设高邮
县，或归江都郡，或归隶属广陵郡，或置高邮
军。南宋时升高邮军为承州，其后元明清至
民国至当代，“高邮”的名称基本没有变化。

从秦设邮亭、西汉置县的两千二百多年
建置沿革来看，有一千八百余年称之为“高
邮”，约有四百年的岁月或称为“平阿”，或称
为“三阿”等等。那是高邮历史上的“特殊岁
月”。其特殊就在于这段时期她的名字不叫
高邮。这四百年对历史的长河来说，也许只
是一个瞬间，但对一个区域来说，也一定有
太多的内涵值得探讨和揭秘。

高邮与“侨置幽州”
□ 王俊坤

高邮东大街草巷口严
士俊老先生蛋行出身，却爱
唱了一辈子京戏。虽然没
有下海成大角儿，也曾无数
次登台亮相，京字京音，长
腔拖板，常叫人喝彩。他唱
的是高派（高庆奎，著名须
生），在我们高邮城京剧戏
友当中独树一帜。高派的
声腔甜脆宽亮，高亢激越，
一般人嗓子很难吊得上去；
念白铿锵有力，顿挫有致，
口齿用力的劲头、力度、节
奏感很难达到一字重千斤
的韵型，所以学唱的人不
多。而能达到平仄分明、利
落传神，无板而有板，无腔
而有腔，那般戏精更是寥寥
无几，所以很多人对“高杂
拌”往往浅尝即止，即转学
谭派、马派……到头来反倒
把原来的好腔好韵全丢了，
好比邯郸学步。而严士俊却为高派坚守了一
辈子，在爱好京剧的群体中颇有声名。

严老先生是东大街能登上高邮名人录的
一辈乡贤。他倍受人敬重，戏唱得好，人品极
佳，一辈子受着戏中人物的熏陶。人家人生
如戏，他却是戏如人生，亦如“文以载道”，忠、
孝、节、义，厚人伦，美风化。如今九十八岁的
严老先生依旧精神矍铄，长寿眉下一双细眯
缝的眼睛依旧闪着光亮。他老人家经常推着
轮椅车，出草巷口，步履蹒跚来到汪曾祺纪念
馆对面“张氏蒲包肉”专卖店闲坐。老张家的
熏烧创始于清末，家住窑巷口，后头就是大淖
河边。大淖河水好，四通八达，摊子在科甲巷
口，到如今已传承三代，顶呱呱的百年老字
号。至于单打一蒲包肉，并能创得品牌——

“张氏蒲包肉”，那是后来的事。精益求精的传
承，一代更比一代强。清爽利口的味道没有
变，严老先生是铁杆见证。他跟汪曾祺先生是
发小，两个人对老张家的蒲包肉感情特深厚，
汪老在笔下娓娓道来，严老则自有文雅的吃
法。他喜欢“热乎乎儿”（严老的念白）的蒲包
肉，请主人切成薄片儿，回家就着一杯上好的
碧螺春或者龙井、黄山云雾，在香茗若隐若现
的雾气中，在皮黄的腔韵中，细细地品尝。汪
老、严老的情怀犹如京剧的气、音、字、节，有
停有顿，声断情连，绵绵不绝，余味无穷。

严老的京剧受汪曾祺父亲汪淡如先生的
提携。医生汪淡如，东大街上人尊称“汪三先
生”。汪三先生京胡的弓法极快，苍劲激越，
时而如漫空茏翠，棋子落盘，凿石有声。他帮
当时的小严调嗓子，过门—垫头，衬托得体，
竟然使台上的严士俊把《洪羊洞》“为国家哪
何曾半闲空……”这句“二黄原板”行腔尾部
的“空”字唱得状如断织连接，也因为汪三先
生的弓法、指法传神，珠联璧合。再后来，汪
三先生落难了，严士俊对他不离不弃，百般照
顾，百般保护。汪三先生想吃蒲包肉，严士俊
为他到老张家切两只。老张家熏烧第二代传
人张寿松是位厚道的手艺人。公私合营以
后，他进了国营熏烧加工厂。由于他有精湛
过人的技术，很快就被提拔为这里的负责人
之一。他在家里偷偷做蒲包肉，只要是汪三
先生要的，他都切得薄如纸翼，有时候还给严
士俊揣两张洋河、双沟酒票，算孝敬汪三先
生。

张寿松在家做蒲包肉的事不久被人揭
发。他被“贬”到过几个卤菜门市，最后一站
是中市口“五一食堂”隔壁的盆菜店。由县文
化馆牵头在“五一食堂”成立“高邮县老年戏
曲联友社”，首推严士俊为社长。来这里唱京
剧的戏友，大都有一段复杂的历史，经历过风
花雪月、大风大浪。这些人虽然早已获得人
生的自由尊严，但是依然积怨难平，情绪总不
那么正常，脾气大，很难理喻，争高下，挑人刺
儿。人家正唱到劲头上，摇头又晃脑，却被其
中的人打断：“这哪是唱戏呀？把国戏都给唱
糟蹋了。”琴师老赵是文化馆的摘帽老右，一
身的傲慢，拉起胡琴来大弓大扯，旁若无人。
自打老严为《文昭关》里“心中有事难合眼”这
句“快原板”，跟他一遍又一遍地切磋，最后用

“双弓双垫”拉成，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他更
加钦佩老严的精深细致。他托腔保调的伴
奏，分量恰到好处。不愧是老严把场，吹、拉、
弹、唱处处入戏。

散场后，戏友们都忘不了到盆菜店切包
熏烧肉带回家，大肥、二刀、赤烧、耳朵边、蒲
包肉各取所需。这帮人也是老饕，就像严士
俊的戏唱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张寿松到哪
里他们也跟到哪里。“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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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知道我爱吃老家的咸鸭蛋，每年春
上来广州带孙子前，她都要腌上二三十只。
待到出发当天，将腌好的咸鸭蛋一只只用小
塑料袋扎好，码进泡沫箱中打包。码咸鸭蛋
也是有讲究的，要一层一层地码，每码完一
层，都要撒上晒干的木屑，而且每层鸭蛋之
间，还不能挨得太紧，要多留些空隙，好让木
屑漏进来，起到缓冲的作用。

现在农村散养的鸭子少了，要想买到正
宗的“野”鸭蛋，得四处打听，买多了还要提
前预订，很是紧俏。母亲说，今年她是骑电
动车跑了好几个村子才买到的。往年常买
的那家，老两口子搬去了城里带孙女，不再
养鸭了，其他家要不就是用饲料喂养大的鸭
子，鸭蛋味道不正，要不就是将鸭蛋留给自
家小孩吃，说什么也不会卖。最后找的那
家，是经朋友的亲戚介绍的，母亲说很靠谱，
养鸭的是个老头，他每天撑着小船，穿梭在
乡间河道里放鸭，一放就是几十只，鸭子吃
的都是河里的小鱼、小虾这些活物，有时老
头也会挖些蚯蚓给鸭子吃。老头卖的鸭蛋
价格虽然贵点，但味道正，常年供不应求。

说到咸鸭蛋的味道，各地产的咸鸭蛋确
实差别很大。高邮著名作家、美食家汪曾祺
老先生就对高邮的咸鸭蛋有过这样的评价，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
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我深表赞同，吃过很

多地方的咸鸭蛋，总觉得不如老家高邮的
好。不过我认为咸鸭蛋的味道也跟鸭蛋的
腌制工艺与鸭子的喂养方式密切相关。比
如同样是高邮麻鸭产的蛋，用盐水浸泡腌制
的，就不如用黄泥、草木灰和盐水和在一起
打成泥浆腌制的好，泥腌的鸭蛋蛋白更嫩，
蛋黄的蟹黄味更浓，出油也更多。还有饲料
喂养的也远不如吃鱼虾长大的鸭子产的鸭
蛋好。

咸鸭蛋的吃法也颇有讲究。一般分两
种吃法。一种是坐席的吃法。用刀将带壳
的咸鸭蛋竖着切开，像切西瓜一样，切成四
瓣或八瓣不等，不过下刀要快，否则就会切
碎蛋壳，或者坏了蛋黄形状，影响观感与口
感。最后将切好的蛋摆成花瓣的形状，再浇
上少许镇江香醋，便可上桌了。一种是在家
的吃法。先轻轻地将咸鸭蛋空头上方的蛋
壳敲碎，再小心翼翼地沿着空头边缘将碎蛋
壳剥去，直至行成一个圆整的小洞。一筷子
插进小洞里，红油就吱的一声冒出来，要是
用力过猛，红油还会喷得到处都是。这种吃
法只需用筷子一点一点地掏，吃完还能保留
完整蛋壳的外形。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就拿

吃剩的蛋壳捉弄过我，他用手握住蛋壳的一
半，完整的部分对着我，有洞口的部分藏在
手心，喊我来吃。我兴冲冲地接过蛋，正准
备敲，突然发现重量不对，蛋头还有洞口，发
现被耍的我气得将蛋壳摔到了地上，还用脚
踩了几下。

当然，咸鸭蛋要与白粥搭配着吃才最
好。鸭蛋偏凉，一般吃咸鸭蛋都在夏天。小
时候，傍晚太阳快落山了，村里很多人家都
会将自家的长条小桌抬到院子中间，在小
桌四周摆放几张小板凳，正好一人一张，然
后将煮好的白粥和咸鸭蛋分别端上小桌，
再在腌缸里抓些萝卜干出来。小孩子倒不
怎么关注白粥和萝卜干，眼睛直勾勾地盯
着碗里盛着的几只咸鸭蛋，要抢先一步挑
出最大的来，或者挑青色的，更漂亮，像个
宝石。那个年代晚餐就是喝粥，没什么其
它吃的，不过睡觉早，倒不觉得夜里饿。白
粥清淡，但粘而不厚，可以温润味蕾，恰好
将咸鸭蛋蛋白的鲜嫩和蛋黄的浓香最大程
度地释放出来。忙了一天的家人，围坐在
自家院里的小桌旁，慢慢喝粥，细细掏蛋，
聊着家常，感受着晚风习习，树叶沙沙，既
安静又惬意。

有时母亲带来的咸鸭蛋全吃完了，我还
会偷偷在网上下单，买些在家拌粥吃，过个
嘴瘾。但总觉得买的那些不是太咸，就是油
少不够香，总缺了点什么。

咸鸭蛋
□ 晏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建新房或扩建
房子，受经济条件限制，还不是砖头砌墙、大
瓦屋面，而是土墼墙、茅草顶。我家老屋门
口有一面打谷场，五六百平米，场头南面是
一条大河，东面是一框百十多亩的水田。这
块打谷场，近水，临田，是脱土墼场地的不二
选择。

脱土墼，首先是筹备土墼用泥。水田里
的稻子收割结束了，主家请几个庄邻帮工，
用木锹挖取水田里的烂泥，摔放到小船里。
水田，又叫做沤田，是常年存着水的。小船
装满了泥，就在水田里将小船推到打谷场的
边上，再将泥戽上场头。

脱土墼的泥备好了，下一步就是暴晒，
使之符合干湿相宜、软硬适中、便于脱制的
要求。之后，清理场面，开始土墼的脱制。

为增强土墼的韧劲，必须先在泥里面掺和适
量的稻草碎屑，赤脚在泥里踩踏、搅拌均
匀。再用“拉田辫子”扣着麻绳、麻绳扣着旧
麻袋片，做成拖具，将脱制土墼的半成品泥
挖到麻袋片上，套上拖运的“拉田辫子”，将
泥拖倒在靠近脱土墼的工作面。脱土墼的
模具，是木制的，长方，框状；四角相交的榫
卯处，木板头子错开伸出五六公分，以便抓
手。拖泥的一般是男劳力，脱土墼的一般是
女劳力。每个脱土墼的妇女身后有一个小
桶，桶里面有水，水里放着一块毛巾大小的

旧布片。每次在将泥放入土墼模子前，先将
模子搁在小桶上面，抓着那块浸透水的布
片，拖着水在模子内壁刮抹一下，以防止泥与
模子粘连。脱土墼的妇女将土墼模子与已脱
制的土墼前后、左右对直对齐，搁放在场面
上，遂将身后半成品的泥一把一把地扒到土
墼模子里，用手压实，上面刮平，多出的泥并
入到下一块土墼里。接着，轻轻地提升模子，
与土墼脱离开来，一块土墼就脱制好了。

刚脱制好的土墼，含量水高，晒几个太
阳之后，土墼的硬度有所提高，主家便起早
贪黑将土墼下方挤出模子的条状泥块削掉，
再将土墼立起来，让底面也能晒到太阳。土
墼晒了个把星期到十天左右，主家便将成品
搬运到场头边上，码放成垛，盖上防雨的塑
料布，待砌房时使用。

脱土墼
□ 赵旭东


